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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六年前的老药方，现在在阿富汗不灵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突访
阿富汗，会晤阿富汗总统加尼和

“平行总统”、上届政府首席执行
官阿卜杜拉。当晚，蓬佩奥离开喀
布尔，马不停蹄地飞抵卡塔尔，与
阿富汗塔利班负责政治事务的领
导人巴拉达尔举行会晤。

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特别是美国疫情持续升级的背
景下，蓬佩奥的这波操作备受关注。
相比国务卿先生的个人安危，在特
朗普政府看来，一个月前与塔利班

达成的和平协议可能更加重要，如
何保住这个重要成果，是现阶段摆
在特朗普面前的迫切目标。但要做
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现在的阿
富汗政府已经不同于六年前了。

去年9月底，阿富汗举行总统
选举，但结果直到今年2月中旬才
最终公布：总统加尼以50 . 64%的
得票率成功连任，竞争对手、政府
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的得票率为
39 . 52%。阿卜杜拉拒绝承认选举
结果，指责计票过程充满舞弊。

这一幕如同2014年4月阿富
汗大选后的翻版。当时，已担任两
届总统的卡尔扎伊卸任，加尼和
阿卜杜拉竞争总统大位，两人因选
举结果发生分歧，落败的阿卜杜拉
指责选举舞弊，引发政治危机。

为了避免阿富汗政府乱局助

长塔利班和极端组织起势，当时的
奥巴马政府派出国务卿克里到阿
富汗扮演“和事佬”，调解加尼和阿
卜杜拉的矛盾。2014年7月，在克里的
斡旋下，加尼与阿卜杜拉达成和
解——— 在新一届阿富汗政府中，加
尼担任总统，阿卜杜拉担任新设的
政府首席执行官一职，两派都有人
出任内阁部长，只是加尼派入阁的
人数多一些。从那时起，阿富汗政治
生态便由“总统一家独大”的一元结
构，转变为“总统和首席执行官并
行”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事实上的分
权。阿富汗第一次政治危机成功化
解，大家皆大欢喜。

不过，这也为今天的矛盾再
次爆发埋下了伏笔。果不其然，五
年多之后，还是加尼与阿卜杜拉
这两个人对决，还是谁也不服谁。

此时，特朗普政府又派国务卿蓬
佩奥跑到阿富汗斡旋，可就没那
么容易了。

一来，加尼与阿卜杜拉的矛
盾较上一次升级了——— 今年3月9
日两人同时举行“总统就职典礼”，
以至于阿富汗出现了“平行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美国政府阿
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
德以及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米勒选
择去给加尼捧场，这等于美国在本
轮阿富汗政治危机中选了边站了
队，打破了加尼与阿卜杜拉之间的
平衡，再去调停就失去了中立性。

二来，阿富汗、美国以及塔利
班三方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与
当年美国阿富汗联手对付塔利班
不同，如今塔利班的政治地位逐
渐被重新承认，已经成为阿富汗

和解进程中的关键方。特朗普上
台后，美国与塔利班展开实质性
接触，过去一年多里双方进行了
十多轮谈判，并于今年2月29日达
成和平协议。尴尬的是，阿富汗政
府此前一直被排除在美国与塔利
班的谈判之外。

如果按照协议时间表推进，
到7月中旬，将有大量美国大兵回
国与家人团聚，而彼时共和党全
国代表大会也将正式提名特朗普
为总统候选人，实在是一个再好不
过的加分项。显然，如今阿富汗政府
的状况很可能会坏了特朗普的好
事，这才迫使蓬佩奥冒着疫情风险
来了一次闪电访问。然而，事与愿
违，与六年前同样的方案，现在非但
不管用了，还有可能加剧阿富汗
两派矛盾和政治僵局。

瘟疫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
而在某些特殊时刻，它甚至会成
为左右国际局势的“最后一根稻
草”。两千多年前发生在古希腊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认为是“古
典时代的大国争霸”，还留下了

“修昔底德陷阱”这样著名的话
题。而在那场争霸当中，一场突
如其来的瘟疫发挥了不容小觑
的作用。

公元前431年，古希腊各城邦

之间发生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
战争，这场战争的对战双方，一
方是奉行君主寡头政体的斯巴
达，另一方则是开创古典民主政
体先河的雅典，双方都想在地中
海世界称霸，利益和意识形态的
冲突让这场战争在所难免。

在战争之初，雅典人是颇有
信心的，雅典的决策者伯里克利
认为，斯巴达虽然人多势众，可
以凭借陆军获得一定优势，但从
长远看，雅典繁荣的经济将逐渐
扳回劣势，更何况雅典还能通过
对斯巴达的禁运扼杀其经济。

然而，在战争的第二年，一
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改变了战争
走势，根据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
德的说法，当时的人们认为瘟疫

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顺着雅典经
营的繁荣的地中海贸易圈一路
传到了雅典。修昔底德作为目击
者，描述当时雅典的内部犹如炼
狱一般恐怖：“人们像苍蝇一样
死亡，垂死者的身体堆积起来，
塞满了街道，还有一口气的人在
地上爬行，他们只想凑到泉水边
喝一口水……”

起初，雅典人认为这场瘟疫
是斯巴达搞的鬼，从一开始就搞
错了防范的方向。紧接着，由于
雅典繁盛的商业活动，瘟疫传遍
了雅典城的每一个角落。另外，在
雅典崇尚自由的政体下，没有力量
能够约束那些症状轻微者继续活
动，疫情的扩散变得更加不可收
拾。在汹涌的疫情之下，社会也开

始失控，民众的富裕和活泼原本是
雅典优于斯巴达之处，但看到瘟疫
的惨状，雅典公民们自觉生机渺
茫，于是开始大把挥霍金钱，参与
大型宴会，醉生梦死。

此时，雅典城内的主和派开
始发难，称瘟疫的流行是因为伯
里克利等主战派触怒了神明。这
种说法本来不过是政客为了打
击对手的说辞，但在大战和瘟疫
同时临头的关键时刻，雅典军队
的士气因此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更不巧的是，恰在此时，伯里克
利也染疫死去，主战派顿时群龙
无首，主和派趁机掌权，最终输
掉了对斯巴达的战争。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不仅输给了斯巴达，也输给了瘟

疫，这一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是尤
为深刻的，它在提醒人们，任何
一项制度的好坏，都不能脱离其
所处的时代进行讨论。像雅典的
民主制度，在“承平之时”显然比
斯巴达显现出更多活力，即便在
战争中，也有信心通过其雄厚的
综合实力与斯巴达抗衡，但当一
场瘟疫袭来，雅典的民主制显然
将其无能而低效的一面暴露给
了世人。由于雅典的失败，西方
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其后的
两千年中对其奉行的古典民主
制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反思。今
天，在各国政府运作中，我们都
能看到灾难时刻宣布进入“国家
紧急状态”的选项，这其实正是
这种反思的成果。

两千年前的大国博弈中，一场瘟疫影响了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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